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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源

安静地坐落在紫金港校区西南角，
与南边的一条城市主干道间隔着运河和
树林，门外停车场上的大小车辆来而复
去，偶尔还有家长推着童车徐徐前行。

9月，学校开学，它也同时开放。浙江
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秋
天。目前每天大约有 1500人次的参观量，
而设计的参观人次最多以 3000为宜。

这是一幢外形方正的四层混凝土砌
块建筑，占地 50 亩，建筑面积 2 . 5 万平
方米。外立面主要是朴实的清水灰砖，有
规律地间杂着一条条红砖。设计方是国
际博物馆领域知名设计机构纽约
Gluckman&Tang 设计事务所，他们表
示，外观灵感来自于中国用多色砖石堆
砌建筑的传统。

博物馆脚踏实地，没有台阶。观众可
以自然而然地步入正门。

十年成一馆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历经
了十多年的历史。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回顾说，
2007 年 12 月，浙大得知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方闻
有一个“让中国艺术史回家”的夙愿，时
任浙大党委书记张曦随即赴美，与方先
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8 年，方闻来到浙大，出席了“艺
术史与考古学科建设讨论会”，为博物馆
建设选址、规划。2011 年 5 月 22 日，博
物馆奠基，并于次年 1 1 月 5 日开工
建设。

开工时，方闻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
他在贺信中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艺术史在西方经历了从无到有、日益
发展、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我们这一代
学者亲自见证并促成了这一过程。如今
中国艺术史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在中国高校普及艺术史教育、建立具有
高水准的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已经成为当
务之急。”

2018 年 10 月，方闻教授在美国去
世，离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还有
不到一年的时间。为了铭记这位学者，这
座博物馆中的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

方闻图书馆面积 2500 平方米，规划
收藏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和艺术
与考古有关的图书、考古报告、纸本图
片、电子图片、档案及拓本等，目前已经
收藏图书文献约 10 万册。

汉唐永流传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分为博物馆
区和学术区。方闻图书馆和专业教室位
于第二、三层的学术区。学术区主要面向
浙江大学师生和专业研究人员。

博物馆区则位于第一层，包括展厅、
藏品库房、修复展示室、学术报告厅和教
育活动区等，是博物馆开展收藏、展览与
公共教育的场所，其中展览面积共 3500
平方米。展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常
设教学标本展，服务本科通识教育教学；
二是学术特展，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

目前，有四个开馆展览同时对外开
放。其中，一号展厅是“中国与世界：浙江
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二
号展厅是“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
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览”；三号展厅

是“汉唐奇迹之北朝记忆——山西忻州
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四号展
厅则是“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
起源与发展特展”。

“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
源与发展”特展，是方闻的收官之作。它
通过大量视觉材料展现了中国艺术对于
写实状物的探索历程，并对其发展的动
因做出一定的阐释。

“这是他晚年最关心的展览，”罗卫
东说，馆方希望谨以此展向方闻先生和
最先开始这种思考的学者们致敬，也希
望在他们的启发下，把这样的思考呈现
给更多对中国艺术与文化怀有好奇与敬
意的观众。

何为博物馆

博物馆是舶来品。中国人最早创办
的博物馆，是晚清状元、爱国实业家和教
育家张謇 1905 年在家乡南通建立的南
通博物苑。近年来，高校兴建博物馆蔚然
成风。它们的定位正逐渐引起公众的
关注。

“浙江大学的博物馆之所以命名为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因为艺术史与考
古是研究文明史、文化史的核心领域，所
以我们希望它在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教
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其特
色和特长，尤其是弥补目前中国大学普
遍存在的缺乏真正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

文明史教育和研究的缺陷。”罗卫东说。
在罗卫东这些年参观过的博物馆

中，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给他的印象
最为深刻。“中心最大的特点是收藏、展
示、研究、教学一体化，特别的是还附加
了一个专题图书馆，吸引全世界研究英
国艺术的专家到博物馆开展研究。它的
规模并不大，但是功能非常齐全，是一个
全链条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建筑也
非常好，是路易斯·康的杰作。”

“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近 20 年来有
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
程设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
博、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了。”浙大
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大艺术与考古
博物馆馆长白谦慎教授也表示，树立文
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学院和博物馆正
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命名其实是为博物馆的性质定位，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一座考古和艺
术史的博物馆。”白谦慎说，“它的必要性
就在于推进大学教育中的考古和艺术历
史的教育。为本校的教学服务，人才培养
是它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展览和收藏
都围绕这个展开。”

理想博物馆

“这三尊佛像分别属于北魏、北齐和
唐朝，大家看，它们的风格是不是更为写
实了……”

近日，记者跟随着一批观众，聆听了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
程对“汉唐奇迹”特展的导览：从西周青
铜方壶到战国狩猎壶，再到东汉嘉祥祠
堂画像石、北齐娄睿墓壁画《狩猎图》，
“短缩法”“坐标法”“凹凸法”，中国画家
的写实表达体系就是这样一步步形
成的。

“我们馆的特点在于它是一座文明
史、艺术史的教学博物馆，其收藏和展
览都服务于教育。”楼可程说，一方面，
浙大艺博馆要培养学生对本国文明的
认识，深化其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要
培养学生的多元文明意识，开阔其国际
视野。

“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博物
馆，博物馆对大学来讲，就像图书馆和实
验室一样重要，对人文学科来讲，博物馆
就相当于理工科的实验室。”在罗卫东看
来，理想的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展示
中心和宣传推广中心，更应该是学术中
心和教育中心，而大学博物馆应该是五
个中心的集成。

对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薛芃也
表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意大利的
几所美术学院的美术馆，它们历史悠久，
也拥有全球知名的收藏品，既是旅游热
点目的地，又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学习
样本。馆方开设了很多专门针对学生的
课程、讲座或修复项目，专业度非常高，
与整个教学体系融为一体，是面对大众

的另一面。
为此，浙大艺博馆在开馆期间举办

了以“方闻艺术与考古学术讲座”命名的
一系列兼顾学术性、思想性和通识性的
公共教育活动，一批知名学者走上讲坛：
曾见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重见天
日的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曾任故宫博
物院副院长的上海大学教授段勇、台北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石守谦……最近，由
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新鼎讲坛——与
考古零距离”系列讲座也在这座博物馆
举行，浙江省文博系统的多位学者介绍
了自己的最新工作。

博物馆定位

在被问及收入藏品的标准时，楼可
程的回答中，有一句耐人寻味：“浙大艺
博馆不是藏宝单位，所有的藏品都是教
学和研究的实物证据。”

提到博物馆、文物甚至考古，公众最
容易给它们贴上“宝藏”“寻宝”的标签。
对此，“圈里人”并不认同。记者接触过的
一些考古队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挖
到宝贝”的说法。

“标准有二，其一是要满足浙江大学
的教学需要；其二是符合全文明的收藏
规划。”楼可程介绍说，他们在考虑收入
藏品时，并不以作品的艺术品质为首要
标准，需要的是反映不同文明、不同时代
历史的文物和艺术品。为满足教学和研

究需要，文物数字化的数据，以及高品
质的复制品也纳入收藏范围。

像在第三厅展出的“汉唐奇迹之
北朝记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
壁画数字化展览”，就是中国墓葬壁画
首次在出土同时实施全面数字化信息
记录的成功案例。浙江大学文化遗产
研究院的数字化团队应山西方面邀
请，分四个阶段进行了墓葬壁画田野
信息采集，并在实验室计算融合形成
了原真数字档案。

所有的定位，仍然是服务于教学。
白谦慎介绍说，博物馆明年将开设的
教学常设展，将为全校本科生的艺术
史通识课提供实物，他同时也希望，研
究生能够在老师和专家的带领下，参
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他还希望在研
究生教学层面，增加鉴定的内容。“对
于我馆的收藏和展出而言，鉴定都非
常重要，特别是赝品流布很广的情况
下。”

“我的第一堂艺术史课就是 1990
年秋天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库房
里上的，我的第一个公开的学术演讲
就是 1991 年春天在耶鲁大学美术馆
做的。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和博物馆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白谦慎说，他最为
欣赏开放的、把收藏、展陈和教育结合
在一起的博物馆。

文明无关“宝藏”

浙大艺博馆以覆盖人类不同文
明、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为长期追
求的目标，目前收藏了约 1000 件藏
品。它计划在 20 年内，建立一个包
含人类不同文明代表性作品的教学
收藏。

而藏品来源则分别是捐赠和购
藏。馆内专业人员会根据规划，对征集
的藏品进行预审。如果馆内缺乏相应
门类的专业人员，他们就会向国内外
专家作咨询，一些通过预审的收藏品，
还会经由浙江省文物部门鉴定。楼可
程说：“我们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国家
文物局和全国文博系统的支持，像‘汉
唐奇迹’特展就得到了全国 12 家文博
机构的帮助。”

而在“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上，中
国艺术品全部来自捐赠，展品的时间
跨度从唐代至上世纪中叶，内容涉及
书画、碑刻、瓷器、漆器、金铜造像等，
而外国艺术品主要来自购藏，涉及埃
及、希腊、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西
亭记》残碑，就得自于浙大校友的捐
赠。它属于颜体书风完全成熟阶段的
作品，立碑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夏历四月。但从宋代开始，人们就
没有见到过这座石碑，甚至连拓片也
没有见到过，只能在相关的文集中见
到碑文。

尽管意义重大，但是馆方并不愿
意给它冠以“镇馆之宝”的名头。这件
“重量级展品”也没有罩上玻璃罩，而
是给了观众近距离观赏的机会。在他
们看来，每一件藏品、展品，都有着传
递文明的意义。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是浙江大
学校歌的开头。而刚刚起步的浙江大
学艺术和考古博物馆，也同样需要这
样的气度。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一所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

▲ 9 月 18 日，观众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观“中国与世界”新获藏品展。该展览展出的是浙江大学
2009 年迄今新获的部分藏品。展品来源于捐赠及购藏，内容涉及书画、碑刻、瓷器、漆器、金铜造像等。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无论大农小农均应用科学方法”：蔡元培曾为中国农学鼓与呼

新近发现的蔡氏讲演佚文琐谈

肖伊绯

1930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北平
《世界日报》分三次连载了一篇报道，题
为《中华农学会在青开年会详情，蔡元培
等均出席并有长篇演说》。其中，关于蔡
元培在青岛发表演说的内容，据查证，目
前各版蔡氏全集及文集中均未辑录，当
属“佚文”，具一定研究价值。在此酌加
整理：

略谓本人久仰中华农学会成绩优
良，此次得到会参加，无任荣幸。查青岛
出口货最多、而林业渔牧畜产等业，均非
常发达。故鄙人以为贵会，在此开会，必
得很多的参考材料。吾国东北西北面积
广大，宜于大农，应由政府设法开垦；东
南各省人稠地密，宜于小农，应以合作的
方法，设法改良。但无论大农小农，均应
用科学方法，并须如许主席（许璇）所谓
成为中国独立之农学，然后乃达目的。总
之，希望贵会诸公脚踏实地实际做去也，
研究院现无农业组，但注重研究社会问
题，惟社会问题中已有一部分研究农村
经济。研究方法首为农村调查，次及农业
统计。研究地点，现分无锡保定二处，此
不过为举例而已。贵会会员有千余人之
多，各省各道，当能普及，倘各就本乡分
途调查，再加以统计，成绩当有可观。再
贵会如以研究所得，建议政府，亦当可一
一施行也云。

这 300 余字的演说简辑，虽不是蔡
元培当天演说的全部内容，但其对中华

农学会的关心与期望，还是简明扼要地
表达了出来。据报道可知，中华农学会第
十三次年会于 1930 年 8 月 23 日在山东
青岛召开，恰为建会十五周年，“是日到
会会员，北至平津，东至辽宁，南达广州，
均有出席者，连同来宾，计共一百余人，
颇极一时之盛”。那么，蔡元培与中华农
学会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与事迹呢？

据查证，蔡元培并未加入过中华农
学会。他此刻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第
十三次年会，也并非专程前往，而是于同
在青岛召开的中华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
之后，顺便作为嘉宾出席并致辞的。他在
1930 年 8 月 12 日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
次年会讲话中提到，“就现在科学对于物
质文明的贡献来说，青岛在三十年以前，
不过一个渔村……有今天这种的繁荣，
并且青岛的地价，一天一天的增高，人口
渐渐稠密，这没有一件不是科学的帮助
和科学的成就。”（详参：《蔡元培全集》
（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

显然，这一套以开会地点青岛为例
的说辞，从中华科学社年会上的讲话，再
套用到中华农学会年会上的嘉宾致辞中
去，也是相当适宜的。毕竟，现代农业就
正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
学作为科学的一支重要的应用分支学
科，二者都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主要
贡献者。

事实上，作为近代学术早期社团的
中华农学会，与中华科学社不但有着“实
业救国”“科学启蒙”的共同诉求，在二者

发起与创立过程中，也颇多相似之处；两
个社团之间的发起人、创始人群体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说，中国科学
社最初由中国留学生于 1915 年在美国
康奈尔大学创办，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
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等。两年后，
1917 年 1 月 30 日，上海召开了“中华农
学会”成立大会，发起者则有过探先、王
舜成、陈嵘等。其中，过探先既是科学社
的发起人，又是农学社的发起人；在各自
的社团工作中，与蔡元培是有过交集的。

过探先（1886 — 1929），是我国著
名农业教育家、棉花育种家和造林事业
的先驱者。他是江苏无锡人，自幼不溺于
章句之学，而独喜科技艺术诸书，尤注意
专门学术。1910 年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
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
大学农学院学习，1915 年获康大农学硕
士学位后归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
农校校长，1919 年应上海华商纱厂联合
会之聘，主持棉花育种工作，1921－1925
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农科副
主任兼农艺系系主任和农业推广部
主任。

1929 年 1 月，蔡元培以中研院院长
身份，聘过探先、李四光等七人，为自然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但
当年 3 月 23 日，因工作过分繁重，积劳
成疾，时年仅 43 岁的过探先早逝。蔡元
培为其遗像亲撰像赞，词曰：

“每每原田，以农立国。画而不进，遂
荒其殖。先生念之，奋起致力，造林植棉，

科学组织，远近闻风，从者如鲫。一身病
歼，鹏搏折翼，威仪俨然，披图太息。探先
先生遗像，蔡元培敬赞。”

中华农学会创立之年，1917 年 3
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加入中
国科学社，当年被选为该社首位特社员。
应当说，虽然这两个学术社团没有过多
过密的人员交集与资源整合，但皆为海
外留学生创办，皆以“实业救国”“科学启
蒙”相号召，是同为一种时代产物而相互
呼应着的。虽然帝制已推翻，作为革命成
果的民国业已建立，但旧式思维与观念
仍普遍存在，政局动荡不定，尊孔、祭孔
的“开倒车”之声依旧喧嚣，复辟闹剧还
不时上演。与此同时，科举业已废除十年
之久，但新式教育的成果，还远没有达到
可与社会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地步，一方
面是“百废待兴”，一方面却是“资源闲
置”。大批留日学生和一些留美、留欧学
生回国，科学技术人才却仍然极其匮乏，
供他们发挥才能的科研机构更少之又
少，集合人才的学术团体也只有在南京、
上海成立的影响极小、范围狭窄的中国
林学会、中华农学会等，中国科学社与丙
辰学社还没搬迁回国，偌大的中国只有
南京高等师范等少数学校和中央地质调
查所等是这些人才的集聚地。

这即是当年两社初创之际的时代状
况，蔡元培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通过不
断注资与成立改组董事会等诸多办法，
并通过蔡元培身兼政府文教要职的政治
背景，逐渐打开了中国科学社发展的新

局面。而中华农学会也已开始受到政
府重视，规模日益扩大，会员分布日益
广泛，学术成果也有望转化为政府决
策的依据。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以
会外嘉宾的身份，出席中华农学会第
十三届年会，也算是水到渠成、顺水推
舟之举罢。

钩钩沉沉

提到博物馆、文物

甚至考古，公众最容易

给它们贴上“宝藏”“寻

宝”的标签。对此，“圈

里人”并不认同。记者

接触过的一些考古队

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

是“挖到宝贝”的说法。

浙大艺术与考古

博物馆中所谓的“重量

级展品”——唐代大书

法家颜真卿《西亭记》

残碑，也没有罩上玻璃

罩，而是给了观众近距

离观赏的机会。在他们

看来，每一件藏品、展

品，都有着传递文明的

意义

“

蔡元培（1868 — 1940）
▲蔡元培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年

会讲演之报道，原载北平《世界日报》。


	10-PDF 版面

